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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《泰和会语》，是马一浮先生 年上半年在浙江大学讲学之

讲稿。时抗战军兴，先生由杭州避寇南迁至江西泰和，应浙大校

长竺可桢礼聘，以大师名义为浙大师生公开讲学。因浙大当时在

泰和，故定书名为《泰和会语》。全书主要讲的是“六艺论”。具

体内容有：《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》；《横渠四句教》；《楷定国学

名义》；《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》：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》；《论西来

学术亦统于六艺》；《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》等篇。被当时

学界评为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。该书版本有 年复性书院刻

书处的木刻本， 年台湾广文书局的影印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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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 识

昔伊川先生每告学者“：汝信取理，莫取我语。见人记其言语，

则曰某在焉用此？”盖理是人人所同具，信理则无待于言，凡言皆

胜也。言为未信者说，徒取言而不会理，是执指为月。不唯失月，

抑且失指。先儒随机施设，不得已而有言，但欲人因言见理而已。

岂欲其言之流布哉！若记录之言，失其语脉者，往往有之。自非

默识心融，亦鲜能如其分齐。然自孔门以来，答问讲说之辞，并

有流传，未之或废。虽曰讽味遗言，不如亲承音旨。然古人往矣，

千载之下，犹得因言以窥其志，如见其人，则记录亦何可绝也。人

在斯道在，固无事于记言，人不可遇则遇之在言矣。

讲说与著述事异。著述，文辞须有体制，讲说，则称意而谈。

随顺时俗，语言欲人易喻，虽入方言俚语不为过。释氏诸古德上

堂垂语实近之，其不由记录，出于自撰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如象

山白鹿书院论语讲义、荆门军皇极讲义、朱子玉山讲义是也。明

儒自阳明后，讲会益盛，每有集听，目为会语，其末流寝滥。浮

平生杜门，虽亦偶应来机，未尝聚讲。及避寇江西之泰和，始出

一时酬问之语。其后逾岭入桂，复留滞宜山，续有称说。皆仓卒

为之，触缘而兴，了无次弟。始，吾乡王子余见泰和会语，曾以

活字本一印于绍兴。吴敬生、曹叔谋、陶赐芝、詹允明，为再印

于桂林，旋已散尽。今羁旅嘉州，同处者多故旧。沈无倦、詹允

明、何懋桢诸君，及从游之士乌以风、张立民、赖振声、刘公纯

诸子，复谋醵资，取泰和宜山会语合两本而锓诸木，且为校字，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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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贻初机之好问者，刻成而始见告。诸君子之意则善矣。吾之言

实不堪流布也。

夫天下之言学者，亦多端矣。此庄生所谓一蚊一虻之劳者也。

其于物也，何庸世之览者。或诮其空疏，或斥以诞妄，吾皆不辞，

不欲自掩其陋。虽然，使其言而或有一当，则千里之外应之。言

虽陋，容亦有可择者存乎其间，苟其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。是

亦使吾得闻其过也。故引伊川之言，为题其卷端，以志诸子勤勤

之意，且以明吾之措心，故无分于语默也。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马浮识

引 端

今因避难来泰和，得与浙江大学诸君相聚一堂，此为最难得

之缘会。竺校长与全校诸君，不以某为迂谬，设此国学讲座，使

之参预讲论。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，得一明瞭之认

识，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，不受环境之陷溺，对自己完成人

格，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。荀子说：“物来而能应，事至而

不惑，谓之大儒。”若能深造有得，自然有此效验。须知吾国文化

最古，圣贤最多，先儒所讲明实已详备，但书籍浩博，初学不知

所择。又现代著述，往往以私智小慧，轻非古人，不免疑误后学，

转增迷惘。故今日所讲，主要之旨趣，但欲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，

使诸生知所趋向，不致错了路头，将来方好致力。闻各教授旨言

诸生姿质聪颖，极肯用功。此不但是大学最好现象，亦是国家前

途最好现象，深为可喜。某虽衰老，甚愿与诸生 学相长，共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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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道。但诸生所习学科繁重，颇少从容涵泳之晷。须知学问是终

身以之之事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跬步。但能立志，远大可期。譬如

播种，但有嘉种下地，不失雨露培养，自能发荣滋长。程子说：

“天地之间，只是一个感应。有感必有应，所应复为感，其感又有

应，如是则无穷。”某今日所言，只患不能感动诸生，不患诸生不

能应。若诸生不是漠然听而不闻，则他日必可发生影响。此是某

之一种信念，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。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

大精微，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，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。

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，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，

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。具此信念，然后可以讲国学。这便是今

日开讲的一个引端，愿诸生谛听。

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

诸生欲治国学，有几点先须辨明，方能有人。

一、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，是有体系的，不可当成杂货。

二、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，是活鲜鲜的，不可目为骨董。

三、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，是自然流出的，不可同

于机械。

四、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，是自心本具的，不可视为分

外。

由明于第一点，应知道本一贯。故当见其全体，不可守于一

曲。

由明于第二点，应知妙用无方。故当温故知新，不可食古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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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。

由明于第三点，应知法象本然。故当如量而说，不可私意造

作，穿凿附会。

由明于第四点，应知性德具足。故当向内体究，不可徇物忘

己，向外驰求。

横渠四句教

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诂，今教诸生立志，特为拈出。希望竖

起脊梁，猛著精采，依此立志，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人

有此责任，人人具此力量。切莫自己 卸，自己菲薄。此便是仁

以为己任的榜样，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，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

之。

为天地立心

《易大传》曰“：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《剥》、《复》是反对

卦。 《剥》穷于上，是君子道消。 《复》反于下，是君子道

长。《伊川易传》以为“动而后见天地之心。”天地之心于何见之？

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。故《礼运》曰“：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《程

氏遗书》云“：一日之运，即一岁之运。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”

盖人心之善端，即是天地之正理。善端既复，则刚浸而长。可止

于至善，以立人极，便与天地合德。故仁民爱物，便是为天地立

心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人心以恻隐为本。孟子言四端，首举恻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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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无恻隐，便是麻木不仁，漫无感觉，以下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俱

无从发出来。故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人心之全德曰仁。学者之事，莫

要于识仁、求仁、好仁、恶不仁，能如此，乃是为天地立心。

为生民立命

儒者立志，须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方为圆成。孟子称：

“伊尹一夫不获，若己推而纳诸沟中。”横渠《西铭》云“：凡天下

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，而无告者也。”此皆之疲癃、残疾、

明万物一体之义。圣人吉凶，与民同患。未有众人皆忧而己能独

乐，众人皆危而己能独安者。万物一体，即是万物同一生命。若

人自扼其吭，自残其肢，自剜其腹，而曰吾将以求生，决无是理。

孟子曰“：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朱子注云“：立

命，谓全其天之所赋，不以人为害之。”又曰“：尽其道而死者，正

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今人心陷溺，以人为害天赋，不得

全其正命者，有甚于桎梏者矣。仁 之在身，疾痛人视此，若疮痏

之切肤，不可一日安也。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祍席之道，使得

全其正命。孔子曰：“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怀之。”学者立

志，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。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。

为往圣继绝学

此理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但因人为

气习所拘蔽，不肯理会，便成衰绝。其实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颜

子曰：“舜何人哉！予何人哉！有为者，亦若是。”学者只是狃于

习俗，不知圣贤分上事，即吾性分内事。不肯承当。故有终身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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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只为见闻所囿。滞在知识边，便谓已足，不知更有向上事。汨

没自性， 曰“：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空过一生。孔子

何也已矣。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，吾未见力不足者。”圣人之

切如此，道之不明不行言 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。故学者立志，

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。吾人所禀之性，与圣人元无两般。孟子

曰：“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。”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曰理

也。义也。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儒，深明义理之学，真是直接孔孟，

远过汉唐。为往圣继绝学，在横渠绝非夸词。今当人心晦盲否塞，

人欲横流之时，必须研究义理，乃可以自拔于流俗，不致戕贼其

天性。学者当知，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。切勿以心性为空谈，而

自安于卑陋也。

为万世开太平

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，乃是实有是理。如尧之光被四表，格

于上下。文王之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，都是事实。干

羽格有苗之顽，不劳兵革。礼让息虞 之讼，安用制裁。是故不

尝而劝，不怒而威，不言而信，无为而成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君子笃

恭而天下平。”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，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，斯

乃政治之极轨。自帝降而王，王降而霸，霸降而夷狄，天下治日

少而乱日多。秦并六国，二世而亡。晋失其驭，五胡交乱。力其

可恃乎？中外历史，诸生闻之熟矣。非无一时强大之国，只如飘

风骤雨，不可久长。程子曰：“王者以道治天下。”后世只是以法

把持天下。又曰：“三代而下，只是架漏牵补，过了时日。”孟子

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以德行仁者王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

不赡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从来辨王霸，莫如此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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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深切著明。学者须知，孔孟之言政治，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。

然孔孟有德无位，其道不行于当时，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。故

横渠不曰致，而曰开者。致是实现之称，开则期待之谓。苟非其

人，道不虚行。果能率由斯道，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。从前论治，

犹知以汉唐为卑。今日论治，乃惟以欧美为极。从前犹以管商申

韩为浅陋，今日乃以孟梭里尼、希特勒为豪杰。以马格斯列宁为

圣人，今亦不暇加以评判。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，与今之政

不可论比而观之，则知碔 以为玉，蝘蜓不可以为龙，其相去何

啻霄壤也。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，举国之人，动心忍性，乃是多

难兴邦之会。若曰图存之道，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，则亦是自

己菲薄。今举横渠此言，欲为青年更进一解，养成刚大之资，乃

可以济蹇难。须信实有是理，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。

楷定国学名

大凡一切学术，皆由思考而起，故曰学原于思。思考所得，必

用名言，始能诊表。诠是诠释，表是表显。名言即是文字，名是能诊，

思是所诊。凡安立一种名言，必使本身所含摄之义理，明白昭晰。

使人能喻，释氏立文身、句身、名身，如是三身，为一切言教必具之体。喻是领会

晓了。随其根器差别，而有分齐不同。例如颜子闻一以知十，子贡闻一以知二，之类。

谓之教体。佛说“此方以音声为教体。”必先喻诸己，而后能喻诸人。因

人所已喻，而告之以其所未喻。才明彼，即晓此。因喻甲事，而

及乙事。辗转关通，可以助发增长人之思考力，方名为学。故学

必读书穷理。书是名言，即是能诊。理是所诊，亦曰格物致知。物

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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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辞传》曰“是一切事物之理，知即思考之功。《易 ：唯深也，故

能通天下之志。”换言之，即是于一切事物，表里洞然，更无睽隔，

说与他人，亦使各各互相晓了。如是，乃可通天下之志。如是，方

名为学。略说学字大意，次说国学名词。

国学这个名词，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。其实不甚适当，照旧

时，用国学为名者，即是国立大学之称。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

名为国学，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。此名为依他起。严格说来，

本不可用，今为随顺时人语，故暂不改立名目。然即依固有学术

为解，所含之义，亦太觉广泛笼统，使人闻之，不知所指为何种

学术。照一般时贤所讲，或分为小学文字学经学、诸子学、史学等

类，大致依四部立名。然四部之名，本是一种目录。犹今图书馆

之图书分类法耳。荀 勖《中经》簿本，分甲乙 经籍志》始立经史丙丁。《隋书

子集之目，至今沿用。其实不妥。今姑不具论，他日别讲。能明学术流别者，惟

《庄子 天下篇》、《汉书 艺文志》最有义类，今且不暇远引。即

依时贤所举，各有专门，真是皓首不能究其义，毕世不能竟其业。

今诸生在大学所习学科甚繁，时间有限，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。

现在要讲国学第一，须楷定国学名义。楷定，是义学家释经用字。每下一

义，须有法式，谓之楷定。楷即法式之意，犹今哲学家所言范畴。亦可说为领域。故

楷定，即是自己定出一个范围。使所言之义，不致凌杂无序，或枝蔓离宗。老子所谓

“言有宗，事有君也”。何以不言确定而言楷定？学问，天下之公言。确定，则似不可

移易，不许他人更立异义，近于自专。今言楷定，则仁智各见，不妨各人自立范围，疑

则一任别参，不能强人以必信也。如吾今言国学是六艺之学，可以该摄其余诸学。他

人认为未当，不妨各自为说，与吾所楷定者无碍也。又楷定异于假定。假定者，疑而

未定之词，自己尚信不及，姑作如是见解云尔。楷定，则是实见得如此，在自己所立

范畴内，更无疑义也。第二，须先读基本书籍。第三，须讲求简要方法。

如是，诸生虽在校听讲时间有限，但识得门径不差，知道用力方

法不错，将来可以自己研究，各有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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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先楷定国学名义，举此一名，该摄诸学，唯六艺足以当之。

六艺者，即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也。此是孔子之教，吾

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。一切学术之原，皆出于此，其余都是六

艺之支流。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，诸学不能该摄六艺。今楷定国

学者，即是六艺之学。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，广大精微，无所

不备。某向来欲撰六艺论，郑康成亦有六艺论，今已不传佚文散见群经注疏

中，但为断片文字，不能推见其全体，殊为可惜。某今日所欲撰之书，名同实别，不

妨各自为例。未成而遭乱。所缀辑先儒旧说，群经大义，俱已散失无

存。今欲为诸生广说，恐嫌浩汗，只能举其要略，启示一种途径，

使诸生他日可自己求之。且为时间短促，亦不能不约说也。今举

《礼记 经解》及《庄 天下篇》说六艺大旨，明其统类如下。子

《经解》引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

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。

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。属辞比事，《春

秋》教也。”

《庄子 天下篇》曰“：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

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

自来说六艺大旨，莫简于此。有六艺之教，斯有六艺之人。故

孔子之言，是以人说。庄子之言，是以道说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人能

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道即六艺之道，人即六艺之人。有得六艺之全

者，有得其一二者，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《论语》记“子所

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。”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《王制》：

“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。

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是知四教本周之

旧制，孔子特加删订。《易》藏于太卜，《春秋》本鲁史，孔子晚

年始加赞述，于是合为六经，亦谓之六艺。《史记 孔子世家》云“：及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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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徒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旧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当之，实误。寻上

文叙次，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易》，脩《春秋》，自必蒙上而言，

六艺即是六经无疑。与《周礼》乡三物所言六艺有别。一是艺能，一是道术。乡三物

所名礼，乃指仪容器数。所名乐，乃指铿锵节奏。是习礼乐之事，而非明其本原也。唯

六德知仁，圣义中和，实足以配六经。此当别讲。 艺文志》以六艺当六今依《汉书

经。经者常也，以道言，谓之经。艺犹树艺，以教言，谓之艺。

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

何以言六艺该摄一切学术？约为二门：一、六艺统诸子；二、

六艺统四部。诸子依《汉志》，四部依《隋志》。

一、六艺统诸子

欲知诸子出于六艺，须先明六艺流失。《经解》曰“：《诗》之

失，愚；《书》之失，诬；《乐》之失，奢；《易》之失，贼；

《礼》之失，烦；《春秋》之失，乱。”学者须知，六艺本无流失；

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，俱可适道。其有流失者，习也。心习才有

所偏重，便一向往习熟一边去；而于所不习者，便有所遗。高者

为贤知之过，下者为愚不肖之不及，遂成流失。佛氏谓之边见，庄

子谓之往而不反。此流失所从来，便是学焉而得其习之所近，慎

勿误为六艺本体之失，此须料简明白。《汉志》诸子十家，其可观

者九家。其实九家之中，举其要者，不过五家，儒、墨、名、法、

道是已。出于王官之说，不可依据，今所不用。《学记》“：师严，然后

道尊。道尊，然后民知敬学。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：当其为尸，则弗臣也；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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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为师，则弗臣也。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，无北面，所以尊师也。”此明官师有别。

师之所诏，并非官之所守也（。《周礼》司徒之官，有“师氏掌以媺诏王”“，保氏掌谏

王恶”。凡“王举则从，听治亦如之”“。师氏使其属率四夷之隶，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

“”外，且跸 保氏使其属守王闱”。此如后世侍从之官。郑注： 宰以九雨系邦国之民，

师以贤得民，儒以道得民，乃以诸侯之师氏、保氏当之。变保为儒，此实于义乖舛。不

可从。）《论语》“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又语子夏“：汝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”

此所言师儒岂可以官目之邪。《七略》旧文“：某家者流出于某官”，亦以其言有关政治。

换言之，犹曰：“某家者可使为某官。如“雍也，可使南面”云尔。岂谓如书吏之抱档

案邪。如谓道家出于史官，今《老子》五千，是否周之国史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，今

墨书所言，并非笾豆之事。此最易明。吾乡章实斋作《文史通义》，创为六经皆史之说，

以六经皆先王政典，守在王官，古无私家著述之例，遂以孔子之业，并属周公，不知

孔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乃以其道言之。若政典，则三王不同礼，五帝不同乐。且

孔子称韶武则明有抑扬，论十世则知其损益，并不专主于从周也。信如章氏之说，则

孔子未尝为太卜，不得系《易》；未尝为鲁史，亦不得修《春秋》矣。《十翼》之文，广

大悉备。太卜专掌卜筮 岂足以知之。笔削之旨，游夏莫赞，亦断非鲁史所能与也。以

吏为师，秦之弊法，章氏必为迥护，以为三代之遗，是诚何心？今人言思想自由，犹

为合理。秦法，以古非今者族。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，极为无道，亦是至愚，经济

可以统制，思想云何由汝统制。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。惟《庄子 天

下篇》则云：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某某闻其风而说之。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。所

言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，道术将为天下裂，乃以

不该不遍为病，故庄立道术、方术二名。（非如后世言，方术当方伎也。）是以道术为

该遍之称，而方术则为一家之学。谓方术出于道术，胜于九流，出于王官之说，多矣。

与其信刘歆，不如信庄子。实斋之论甚卑而专固，亦与公羊家孔子改制之说，同一谬

误。且《汉志》出于王官之说，但指九家。其叙六艺，本无此言 实斋乃以六艺亦为

王官所守，并非刘歆之意也。略为辨正于此，学者当知。不通六艺，不名为儒。

此不待言。墨家统于礼，名法亦统于礼，道家统于《易》。判其得

失，分为四句：一得多失多；二得多失少；三得少失多；四得少

失少。例如：道家体大，观变最深。故老子得于《易》为多，而

流为阴谋，其失亦多，《易》之失，贼也。贼训害《庄子 齐物》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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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无端崖之辞，以天下不可与庄语。得于《乐》之意为多，而不

免流荡。亦是得多失多，《乐》之失，奢也。奢是侈大之意。墨子虽非

乐，而《兼爱》、《尚同》，实出于乐。《节用》、《尊天》、《明鬼》出

于礼，而短丧又与礼悖。《墨经》难读，又兼名家，亦出于《礼》。

如墨子之于礼乐，是得少失多也。法家往往兼道家言。如《管

子》、《汉志》本在道家。韩非亦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。自托于道。

其于《礼》与《易》，亦是得少失多。余如惠施、公孙龙子之流。

虽极其辩，无益于道，可谓得少失少。其得多失少者，独有荀卿。

荀本儒家，身通六艺，而言性恶，法后王，是其失也。若诬与乱

之失，纵横家兼而有之。然其谈王伯皆游辞，实无所得。故不足

判。杂家亦是得少失少。农家与阴阳家，虽出于《礼》与《易》，

末流益卑陋无足判。观于五家之得失，可知其学皆统于六艺，而

诸子学之名，可不立也。

二、六艺统四部

何以言六艺统四部？今经部立《十三经》、《四书》，而以小学

附之。本为未允。六经唯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是完书，《尚书》

今文不完，古文是依托。《仪礼》仅存《士礼》，《周礼》亦缺冬官。

《乐经》本无其书。《礼记》是传，不当遗大戴而独取小戴。左氏、

公、谷三传，亦不得名经。《尔雅》是释群经名物。唯《孝经》独

专经名。其文与《礼记》诸篇相类。《论语》出孔门弟子所记。孟

子本与荀子同列儒家，与二戴所采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七十

子后学之书同科，应在诸子之列。但以其言最醇。故以之配《论

语》。然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之言亦醇，何以不得与孟子并。

二戴所记曾子语独多。后人曾辑为《曾子》十篇。《中庸》出子思子，《乐记》出公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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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子，并见《礼记正义》，可信。然《礼记》所采七十子后学之书多醇。《大学》不必

定为曾子之遗书，必七十子后学所记，则无疑也。二戴兼采秦汉博士之说，则不尽醇，

此须料简。今定经部之书为宗经论、释经论二部，皆统于经，则秩然

矣。宗经、释经区分，本义学家判佛书名目，然此土与彼土著述，大体实相通，此亦

门庭施设，自然成此二例，非是强为差排，诸生勿疑为创见。孔子晚而系《易》，《十

翼》之文，便开此二例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是释经，《系传》、《序卦

《杂卦》是宗经，寻绎可见。六艺之旨，散在《论语》，而总在《孝经》，

是为宗经论。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诸篇，同

为宗经论。《仪礼丧服传》，子夏所作，是为释经论。《三传》及

《尔雅》，亦同为释经论。《礼记》不尽是传，有宗有释。《说文》附

于《尔雅》，本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之遗。如是，则经学、小学之名，

可不立也。诸子统于六艺，已见前文。其次言史，司马迁作《史

记》，自附于《春秋》，《班志》因之。纪传虽由史公所创，实兼用

编年之法。多录诏令、奏议，则亦《尚书》之遗意。诸志特详典

制，则出于《礼》。如地理志祖《禹贡》，职官志祖《周官》，准此

可推，纪事本末，则《左氏》之遗则也。史学巨制，莫如《通

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，世称三通。然当并《通鉴》计之为四通。

编年记事，出于《春秋》；多存论议，出于《尚书》。记典制者出

于《礼》。判其失亦有三：曰诬、曰烦、曰乱。知此则知诸史悉统

于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而史学之名，可不立也。

其次言集部。文章体制，流别虽繁，皆统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

《汉志》犹知此意。故单出诗赋略，便已摄尽。六朝以有韵为文，

无韵为笔；后世复分骈散，并弇陋之见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

道事，文章虽极其变，不出此二门。志有浅深，故言有粗妙。事

有得失，故言有纯驳。思知言不可不知人，知人又当论其世。故

观文章之正变，而治乱之情可见矣。今言文学，统于《诗》者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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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序多。《诗 》曰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

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三句便将一切文学判尽。

《论语》曰“：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可见

诗教通于政事。《书》以道事，书教即政事也。故知诗教通于书教。

诗教本仁，书教本知。古者教《诗》于南学，教《书》于北学，即

表仁知也。《乡饮酒义》曰：向仁背藏，左圣右义。藏即是知。知

以藏往，故知是藏义。教《乐》于东学，表圣；教《礼》于西学，表义。

故知仁圣义，即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四教也。前以六艺

流失判诸子，独遗诗教。《诗》之失愚，唯屈原杜甫足以当之。所

谓古之愚也直。六失之中，唯失于愚者不害为仁。故诗教之失最

少。后世修辞不立其诚，浮伪夸饰，不本于中心之恻怛，是谓今

之愚也诈。以此判古今文学，则取舍可知矣。两汉文章近质，辞

赋虽沈博极丽，多以讽谕为主。其得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者最多，故

后世莫能及。唐以后集部之书充栋。其可存者，一代不过数人。至

其流变，不可胜言。今不具讲。但直抉根原，欲使诸生知其体要

咸统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如是则知一切文学，皆诗教、书教之遗，而

集部之名可不立也。上来所判，言虽简略，欲使诸生于国学得一

明白概念，知六艺总摄一切学术，然后可以讲求。譬如行路，须

先有定向。知所向后，循而行之，乃有归趣，不然，则博而寡要，

劳而少功。泛泛寻求，真是若涉大海，茫无津涯。吾见有人终身

读书，博闻强记，而不得要领，绝无受用，只成得一个书库，不

能知类通达，如是又何益哉。复次，当知讲明六艺，不是空言，须

求实践。今人日常生活，只是汨没在习气中。不知自己性分内，本

自具足一切义理；故六艺之教，不是圣人安排出来，实是性分中

本具之理。《记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。流而

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乐兴焉。”“礼者天地之序，乐者天地之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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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曰“：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”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

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自性本具仁智，由不见故日用不知，溺于所习，

流为不仁不知。礼乐本自粲然，不可须臾离，由于不肯率由，遂

至无序不和。今人亦知人类须求合理的生活，亦曰正常生活。须

知六艺之教，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，不是偏重考古，徒资言

说，而于实际生活相远的事。今所举者，真是大辂椎轮，简略而

又简略，然祭海先河，言语之序，亦不得不如此。

论六艺统摄于一心

语曰：“举网者，必提其纲。振衣者，必挚其领。”先须识得

纲领，然后可及其条目。前讲六艺之教，可以该摄一切学术，这

是一个总纲。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学者

须知，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，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。吾

人性量本来广大，性德本来具足，故六艺之道，即是此性德中自

然流出的，性外无道也。从来说性德者，举一全该则曰仁。开而

为二，则为仁知，为仁义。开而为三，则为知仁勇。开而为四，则

为仁义礼知。开而为五，则加信而为五常。开而为六，则并知仁

圣义中和而为六德。就其真实无妄言之，则曰至诚。就其理之至

极言之，则曰至善。故一德可备万行，万行不离一德。知是仁中

之有分别者，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，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，礼是

仁中之有节文者。信即实在之谓，圣则通达之称。中则不偏之体，

和则顺应之用。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。心统性情，性是理之存，情

是气之发。存谓无乎不在，发则见之流行。理行乎气中，有是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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